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的诗句映照了
朱晓明和卢小飞夫妇在人生重要抉择之际拥有的胸襟。他们
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同班同学，毕业之际，坚定地选择接过前辈
的接力棒，用所学知识和手中笔，服务西藏人民，建设社会主
义新西藏，谱写了雪域高原新闻宣传事业的一曲动人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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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秋天的拉萨西郊，自治区第三招待所大院里云集

着来自祖国各地数百名大学毕业生，有一对刚刚结婚一个多
月的新婚夫妇在这批学生中格外醒目。

男同学身材高挑帅气，名叫朱晓明。那位朝气蓬勃的女
同学，靓丽的脸庞上，闪着一对会说话的眼睛，她叫卢小飞。
他俩都是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优秀学子。

卢小飞的父亲夏川是一位老革命，参加过北平“一二·九”
学生运动，曾经是冀鲁豫根据地的笔杆子，一直从事文化宣传
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通
讯，有力地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

1949年秋天，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打响。9月4日，人民解
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从上饶向贵州进发，次年1月14日贵
阳解放。根据部署，担任十七军宣传部部长的夏川负责接管
贵阳文教工作。2月12日这一天，在结束接管向兵团司令和
政委汇报工作时，正巧碰到前来汇报进藏筹备工作的十八军
军长张国华。早在冀鲁豫时期二人就非常熟悉，张国华像发
现了宝贝似地脱口而出：“夏川，你在这儿啊！我们马上就要
去西藏了，你就跟我们去吧！西藏缺你这样的人。”

夏川知道，西藏那时还没有摆脱封建农奴制，是一片雪域
高原，进军西藏相当于是第二次长征。但是他没有丝毫犹豫，
一声“好啊”便决定了自己随后的命运。调令第二天就到了，
他的夫人吴静是军政治部组织干事，夫妇二人即刻出发赶到
四川乐山与十八军会合。

十八军先遣部队向西藏挺进的时候，吴静已经有孕在身，
她和另外三名同样情况的战友留在四川新津县（今成都市新
津区）纯阳观十八军留守处待产。小飞出生不久，附近的新津
军用机场正好有几架军机待命赴京，吴静有幸搭乘其中一架
飞机，将孩子托付给在京居住的婆婆，自己未及休息便去追赶
部队。看着襁褓中只有12天的孙女，奶奶感叹不已：“这孩子
这么小就坐了飞机，就叫‘小飞’吧！”

少年时代的小飞经常听父母讲冀鲁豫边区的抗战故事，
讲十八军进军西藏的见闻，讲父母亲历的往昔岁月，讲战斗征
程中牺牲的战友。耳濡目染，浸润熏陶，这些人和事都潜移默
化地沉淀在小飞心中。

读初二时，卢小飞从《中国青年》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介
绍两个高中毕业的女青年奔赴四川凉山地区支教的故事，她
深受感动，敬佩之余也暗想“自己有一天或许也像她们那样去
西部、去艰苦的地方”。那个时代的光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
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小飞也将之作为人生的力量。

1976年夏天，就读北大中文系的卢小飞面临毕业，在校学
生会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的男友朱晓明提前得到了消息：“西藏
要人！”下一步就要在应届毕业生里开展动员工作。朱晓明是
一个充满了理想和激情的青年，他立即找到卢小飞，征求她的
意见，说：“西藏需要人，咱们去吧？”

卢小飞毫不犹豫，脱口而出：“好啊！”两人心心相印，都主
动写了决心书，贴在中文系32号楼一层过道的墙上。卢小飞
的决心书简单明了：“愿做鲲鹏飞万里，鄙弃燕雀恋小巢。”

夏川得知女儿要去西藏工作，非常高兴。这位诗人顿时
诗兴大发，题诗一首，赠给小飞：

“阔别雪域二十载，山河依旧入梦来。女儿接我移山志，
憾恨顿消心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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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卢小飞和朱晓明分别向家人说了自己爱情和事

业的选择。两家人都很支持。卢小飞的大姑姑提议：“既然你
们有结合的意愿，不如进藏之前就把婚结了吧！”

于是，秋高气爽的9月，两家人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就
算办完了婚礼。

1976年9月22日下午三点一刻，他们乘坐69次列车满载
着建设西藏的青春热望出发了。当时，北大一共去了11位毕业
生，全北京市去了52人。彼时的青藏线还没有铺上沥青，尽管
一路颠簸，尘土飞扬，但车厢里歌声不断，即便在沱沱河和五道
梁等高海拔站点，歌声也没有停下来。几天后，他们抵达拉萨。

北大为每位赴藏工作的毕业生都制作了一只木箱子，卢
小飞和朱晓明进藏时就带上了这两只箱子。当时进藏的毕业
生安排的都是集体宿舍，接收朱晓明的西藏宣传部没有想到
来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只好临时将原来用作广播室的一间很
小的土坯墙、铁皮顶的房间腾出来，给他们两个人住。这个房
间里只能放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两人将带来的两只
木箱子并列摆放在宿舍里，铺上褥子成为待客的“沙发”，之后
的岁月里，被当作“沙发”的木箱子承载了不尽的幸福与欢乐。

自治区委宣传部位于拉萨市中心的人民路，旁边就是新
华书店，对面就是百货商场。他们房间虽然很小，但因位居市
中心，加之二人是在拉萨的唯一一对已经结了婚的同学，加上
卢小飞热心好客，小蜗居很快就成了当年拉萨的进藏大学毕
业生聚会的地方。

卢小飞被分配到《西藏日报》工作，朱晓明在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两个人业余时间都主动学习藏语，用当年父辈十八军
进藏时学藏语的油印课本来学一些简单的藏语。同时注重研
究西藏的历史。那时拉萨相关的资料很少，能够看到的主要是

《西藏日报》。朱晓明开始有计划地收集和整理西藏史料。他
让卢小飞从报社资料室借从1956年创办以来的《西藏日报》合
订本，小飞每天用自行车后座驮着一本本合订本带回家。看完
还了，再去换新的回来看。朱晓明一边翻看，一边记笔记、做卡
片，陆续做了数千张卡片，梳理出了一份《大事记》。这是一种
基础性的工作。他们就是这样开始着手研究西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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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小飞在《西藏日报》担任编辑、记者，从铅字排版拼版开

始做。当时《西藏日报》办公楼全部都是干打垒的土坯房，屋顶
是用洋铁皮搭建的，太阳晒过后炙热难耐，天冷的时候却又抵
挡不住严寒，一下雹子就“叮咚”作响。社里没有几辆车，记者
下乡采访大多是搭便车，要传稿子则只能到邮局去发电报。天
气严寒时他们通常都是穿着军大衣，坐在太阳底下写稿子。

那时在拉萨生活，长期吃不上蔬菜，人们普遍维生素缺
乏。卢小飞的指甲盖儿整个都瘪了下去，又在前端翘起来。
想吃个鸡蛋也很难买到，即便有卖的也贵得很，一个鸡蛋要卖
两元钱，而那时朱晓明、卢小飞每人每月的工资才55.25元。

艰苦的生活难不倒他们。十八军父辈早年比他们困难得
多，前辈们有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奉献的老西藏精神。那种精神也一直鼓舞和激励着他们。

卢小飞性格风风火火，特别豪爽，很善于同藏族干部群众

打交道。她第一次下乡到藏胞家里，老阿妈用穿得油光锃亮
的“邦单”（围裙）擦过碗，再用这只碗盛上酥油茶递过来，初次
喝酥油茶，确有些异样的感受，但很快她就克制住了自己的不
适，屏住呼吸，一口气喝完。然后，她也学着藏家人的样子，慢
慢地咀嚼主人送来的风干牛羊肉，喝家酿的青稞酒。很快地，
她便适应了藏地的生活。

在采访过程中总有许多的人和事让卢小飞念念不忘。特
别是当地老百姓的忠厚朴实善良，更是令她倍受感动。1980
年春天，她和《西藏日报》的阿多、新华社的马竞秋、才龙一起去
藏东，遇上阴雨天，一行人被困在了只有八户人家的慈巴村。

村里的生产队长才旺卓玛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屋喝茶，然
后便捅开灶火，到院子里抓了一只鸡，宰杀，褪毛，上锅炖上。

卓玛把自己的屋子让给卢小飞住，父母的房间则让给才
龙和马竞秋，阿多被安排在门道里住。而他们全家老小则拥
挤在堂屋周边的卡垫上。堂屋很宽敞，大约30多平方米。中
间是火塘和灶台，吃过饭后他们便进行访谈和聊天。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被雨淋得湿漉漉的女人，她站在门口
大声地吆喝，原来这是一位僜巴人。卢小飞忙递过去一把小
板凳，没想到她却摆摆手，“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和卓玛聊天。
卓玛热情地拿来了一壶“阿拉”（白酒）和一只搪瓷茶杯，倒了
一杯酒，先从远方来的客人开始，大家传着喝。

开始时每人喝一口，后来那个僜巴人喝高了，晃晃悠悠地
站起来，伸出小拇指比画说：“我们是这个。”又伸出大拇指说：

“你们是这个！”并请卓玛替她翻译。然后，她接着说：“我们不
同民族，却用同一个杯子喝酒，现在是真正的平等了。”

僜巴人境内外加起来只有几万人，世代居住在丹巴江流
域至察隅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在察隅境内只有几千人。

卢小飞又去采访了洞冲边防站站长松鸟。他和参谋梅内
都是僜巴人。梅内作为翻译，陪卢小飞去了新村、巴安通、沙
琼、夏尼、嘎腰等村寨。小飞满满地记了两个本子的采访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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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慈巴那天早上，卢小飞他们租了村里的4匹马。从慈

巴到下察隅区委有60里山路，大约需要走一天，怎么把租的马
还给乡亲们呢？这就需要跟着去一个人，再由他把马牵回
去。这个牵马的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回马人”。

以前卢小飞骑过两次马，都是老乡帮忙牵着马。这回大
家要分头赶路，她心里有点不安。卓玛告诉她：“你不用担
心！给你找的是村里最老实的马。我弟弟跟着你们走。”

离开的时候，慈巴全村的人都出来送行。卢小飞他们骑
马上了坡，回头张望，发现人们都还舍不得回去，老阿妈还在
那里抹眼泪。

穿越在原始森林里，令人心旷神怡，卢小飞开心地放声歌
唱。但是，这种轻松美好的体验还没维持多久，便下起了越来
越紧的雨点来。小路的泥泞让人担心马会摔倒。走过几道山
岗就遇到了泥石流，他们只好翻身下马，牵着马小心翼翼地绕
过塌方区。

没走多远，卓玛的弟弟次仁多吉喊了句什么。他冲到前面
举手挡住卢小飞他们的马，然后再侧耳倾听，好像在听什么动静。

很快，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响声，一块大石头夹着一堆的
碎石滚下了山。

这种情形后面他们还遇到了几次。如果不是次仁多吉这位
经验丰富的回马人，那些山顶上坠落的石头肯定会砸到他们。

卢小飞屏住呼吸不再唱歌了，她生怕影响了次仁多吉的
听力。

在过一道溪流时，河水暴涨，简易圆木搭的桥变得光溜溜
的，没有护栏。过桥让人胆战心惊。次仁多吉一次又一次地把
那些马一匹一匹地牵过去。而卢小飞则是抓着马尾巴过的河。

在最后一趟过河时，次仁多吉牵着马脚下一滑，身上的藏
刀从刀鞘里脱落，掉在两根木棍中间。就在他弯腰捡刀时，马
蹄子又踩空了，差点滑倒。他赶紧牢牢地抓住马才使它没有
跌落到河里。看到这一幕，卢小飞简直吓坏了。

一路下着雨，太阳却一直照着。路过一片松林草地，大家
停下来吃午餐，是卓玛和阿妈准备的烙饼和卤肉。快到格拥
山时，一大片塌方挡住了去路。右边是陡坡，左边是悬崖。人
可以垂直往上爬因为可以抓住草丛向上攀登，但是马就不行，
况且马还驮着大家的行李。多吉的那匹马驮的行李最多。

快到3点的时候，马说什么也走不动了，多吉拽着缰绳使
劲往上拉。突然，那匹马翻倒了，马背上的行李拖着它不由自
主地向山下滑去。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次仁多吉抽出腰刀，
果断地砍断了马肚带，甩下马背上的东西包括马鞍，他自己则
站到下风口，双手死死地托住马的肚子。

那匹马终于颤颤巍巍地直起了身子，浑身都在哆嗦。
这一切都在眼前发生，卢小飞简直看得目瞪口呆。只见

多吉又跑到沟底去，把那些马驮的东西捡起来，全部扛到自己
身上。这个在卢小飞看来惊心动魄的过程，多吉却像什么都
没有发生过似的，依旧平静地带着大家继续赶路。

傍晚时，他们终于抵达了下察隅区。大家凑合吃了点东
西，便早早地睡下了。卢小飞感觉浑身酸痛，一点劲儿都没
有。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她赶紧爬起来，头一件事就要跑去感
谢多吉。

还没走到宿舍门口，她的心就沉下来了。因为她发现原
先拴在院子里的马都不见了。再走进他们的屋，发现多吉的
床铺叠得整整齐齐，她的心彻底地凉了，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了
一句。阿多他们回答：天没亮，多吉就赶着马回去了。哎呀！

卢小飞心里别提有多么懊丧，她本来是想好好地感谢他，可是
人家压根就没把这个当回事。

从下察隅区委返回县城，卢小飞又遇上了泥石流。这次
塌方面积更大，交通完全中断，也没有马骑。几个人背着行李
徒步走了很久，走到另一头，终于有当地驻军开着吉普车来接
应他们回县城。离开县城时他们坐的是卡车，这是一辆装满
了黄豆的运输车。4个人挤坐在一袋袋黄豆上，麻袋都高过了
驾驶室的顶棚。因为超载，在翻越达姆拉雪山时令人倍感心
惊肉跳。

这次的采访一路上都是这样搭车过来的。从拉萨出发坐
的是拉萨运输公司破旧老式的大客车。从拉萨到八一镇整整
走了三天，在米拉山上就堵了半天。后来，他们又搭上了西藏
军区汽车16团的卡车。在波密县境内采访，多数是徒步。有
两回搭乘了农民的拖拉机。在然乌兵站小住后，他们又搭上
了青藏兵站部的车队，随着车队浩浩荡荡地爬上达姆拉雪山。

2013年5月，卢小飞有机会再一次带领一个小组到察隅
做口述史的采访。她迫不及待地赶到慈巴寻找故人。幸运的
是，在此她又见到了次仁多吉。他后来当过村长、村支书，还
兼任着村里的电工。有一次抢修电路，他两只手被漏电烧伤，
留下了永久的残疾。

物是人非，当年同行的马竞秋和才龙两位记者已先后过
世。阿多2013年夏天到北京来做血管瘤手术，卢小飞帮他联
系了阜外医院最好的大夫。但他身体没有康复，就急着返回
西藏，几个月后便不幸去世了。

到了下察隅，卢小飞又四处打听他当年结识的巴都、梅
内、松鸟等，却被告知这些朋友都已相继去世。返回林芝八一
镇，通过在波密县委宣传部当干事的卓玛小女儿帮着联系，卢
小飞才在宾馆里和卓玛再次相见。当卓玛的身影出现在楼梯
口时，泪水瞬间涌出小飞的眼眶。

这一次进藏，小飞和卓玛一家人建立了微信联系。2021
年，利用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契机，小飞写出了《喜马拉雅深
山“亚龙娃”——西藏上察隅镇一家四代妇女的变迁》，通过剖
析这一家人的生活与成长道路，透视西藏发生的地覆天翻的
历史巨变。次仁多吉的大女儿是中学英语老师，她在微信群
里留言：“30多年前的友谊维系至今，是怎样的一种友谊！虽
然我和卢阿姨从未谋面，您到老家时，我还未出生，但在您写
的故事中，我知道了我们的家族史，知道了我们老一辈和父母
一代的生活，读您写的故事，那些情景恍如我亲身经历一样，
历历在目。感谢卢阿姨，让我们这些下一代‘亚龙娃人’，了解
自己的家族史，更加懂得珍惜珍贵的亲情、真挚的友情。”

5
1980年1月1日，按照国务院部署，一度由新疆代管的阿

里地区重新划归西藏管辖。1981年初夏，自治区人民政府安
排民政厅和文化厅带慰问团去阿里慰问军民。听到这个消
息，卢小飞第一时间联系民政厅，要求随团采访。获准后她将
消息告诉朱晓明，自然又引来他的担心。

这趟出行计划两个月，那时公路还没有修通，车队穿过无
人区，既有草原自行路，也有前人抢修的简易路，当地人称“急
造路”。

小飞是第一位到达阿里的女记者。她跟随车队一路采
访，先后走过措勤、改则、革吉、普兰和扎达县，之后便独自行
走，在日土县深入采访，写下了《日土人民的喜和忧》《多玛二
队的启示》等一批生动反映阿里牧区改革发展的报道。回到
拉萨后，她又写下了《阿里纪行》。朱晓明作为第一读者，对其
中需要调整的地方提出意见。几十年间，二人互为第一读者
相互切磋、不断斟酌、推敲商量已经成为习惯。

在日土兵站停留的那几天，小飞偶遇南疆军区送货的卡
车，她顺便搭车去了一趟叶城，体味了阿里军民高原生存的另
一种艰苦。后来她把去新疆的这一趟经历写成了一篇小说

《茫茫雪线》，发表于刚刚创刊的《丑小鸭》杂志。
她采访了新疆叶城的西藏办事处，写好的稿件是以电报

的方式发回拉萨的。
在搭车开往新疆叶城的路上，解放牌卡车在库地大坂附

近抛锚了。
司机下车帮她拦住了后面跟随的卡车，是一位维吾尔族

大叔拉羊的车，这些羊是要赶去叶城出售的。卢小飞爬上车
厢，与一群大尾寒羊挤在一起。一路上颠簸，卡车震得“哐当
哐当”响，卢小飞紧紧地把住车帮子，在群羊“咩咩”的叫声中
感受着在拉萨享受不到的“新生活”。

几天后，她又坐那辆军车返回。这些新鲜又独特有趣的
经历，在小说《茫茫雪线》里多有展现。

当年从仲巴县回拉萨的路上，也经历过一次危险。快到
加加养护段时，卢小飞所乘坐的北京吉普车发动机烧坏，抛锚
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谷中。大家只好在那里坐等，看后
面有没有汽车路过，再拦下搭便车，让卢小飞先走。一直等到
天快黑的时候，才有一辆邮车路过。那辆车装满了邮件和包
裹，驾驶室里坐着司机和副驾驶，中间已经搭乘了一个过路的
乘客，于是卢小飞只能爬上车厢，和邮件包裹挤在一起。天气
特别严寒，一路上车又颠簸得厉害，也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
大约在夜里十一二点，司机因为驾驶疲劳，差一点翻了车，幸
亏卢小飞始终抓紧了车帮，一路都未敢松手。

司机下车一看，货车的一个轱辘已经悬空在加错拉山的
崖边上。大家都被惊醒了，都从车上下来，先用铁锹挖，而后
借助司机油门加力一起推，卡车“哼哼”着拱了上来。

在西藏的边防部队采访，热情的官兵总会以酒相邀，以小
飞的豪爽也总是来者不拒。因为喝了大量的烈酒，小飞患上了
早期肝硬化。1982年她回到北京治病，自己的人生计划是养好
身体后返回西藏。当时自治区正按照上级部署对在藏汉族干
部实施分期内返，报社考虑到小飞的实际情况，顺势安排她第3
批内调。孩子需要有父母陪伴，当然最好是母亲的陪伴。卢小
飞和朱晓明商量过后，最后决定还是她先回北京。于是，当女儿
两三岁时，卢小飞就办了内调手续，到《人民日报》农村部工作。

6
1987年，人民日报社决定在各地恢复重建记者站。有一

天下班的路上，分管副总编辑陆超祺与同住报社南区宿舍的
卢小飞同行，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问道：“西藏要恢复重建
记者站，你愿意去吗？”“好啊！”卢小飞没有丝毫犹豫。

很快，卢小飞接到了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站首席记者任
命书。西藏，是她魂牵梦萦的土地，她恨不能插翅立即飞向高
原。但是孩子还太小，刚上小学二年级，这可怎么办呢？

卢小飞找孩子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孩子也很懂事。她一
言不发地听着母亲讲自己的想法和决定。她让孩子自己选
择，孩子默默地思考了两三天，最后答应跟妈妈一块去西藏，
和爸爸妈妈生活。

1987的夏天，卢小飞接待了首都女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
西藏记协的协助下安排去农牧区采访，其间小飞和一名女记者
去了边防一线。时值雨季，部分道路因洪水冲刷损毁，车子在
沿河公路行驶途中，突然遇到一段塌陷的路，卢小飞乘坐的汽
车随着悬空的路面一起跌落进隆子河。她第一时间抱住照相
机和被河水浸湿的采访本，而后与同事迅速从车厢里爬出来，
快速蹚水到岸上。可是汽车却深深地陷在了河床的泥沼里。

卢小飞此前遇到过类似的挫折，因此她安慰同事，让她不
用紧张，不要着急，一定会有办法解决问题。随后她自己搭上
了后面行驶过来的一辆车，到前方的公路养护段去找救援。

一见到养护段的人，她就焦急地说：“我是人民日报社的
记者，我们的车掉进了冰河里。请你们帮帮我们！”养护段的
几个壮汉正与围在中间的一位大姐说事。事后小飞才知道这
个女同志竟然是公路养护段的副段长，名叫卓玛。卓玛听完
后，安慰卢小飞不要着急，“我们这就派车去帮你们，你放心！
有我们在就有你们的车在。”随即，她便指挥那几位大汉开着
一辆解放牌卡车，前去河边拖车。那些大汉连拉带拽地将那
辆车子从河道中拽上了岸。

此时，天色已晚，卢小飞他们忙着赶路，顾不得停留。待
一周后结束采访返回路过时，她专程下车向卓玛一行道谢。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为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
卢小飞早早地就开始策划编写一部《西藏的女儿——60年60
个妇女的口述实录》。她希望通过不同年代和不同领域藏族
妇女的口述历史，真实反映西藏妇女的命运，见证西藏的发展
与变迁。2010年夏天，卢小飞带队赴藏开展西藏妇女口述史
的采访，费尽周折终于又打听到了卓玛。此时的卓玛已经退
休。在山南老家，小飞见到卓玛激动不已，泪水夺眶而出。而
卓玛竟然没有反应，她对小飞叙述的往事没有丝毫印象，她
说：“我们养护段一年四季不知救援了多少车辆，这样的事再
寻常不过了。”

这，深深地打动了卢小飞。她见过太多像卓玛这样的女
性，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她把这种感受写在口述史
书的序言里：“……60位西藏女性的集体口述历史，也带有一
点文化抢救的意味。西藏文化的保护涉及方方面面，女性文
化的保护是其中的一支。”

2011 年 5 月，由她主编的这本西藏女性口述实录出版。
此后，她继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采访和整理《西藏妇女生
活史》《喜马拉雅居民口述史》，以此折射这个时代、这个地域
的文化及文明。

7
从1987年起，卢小飞在西藏又工作了四年。1991年离开

西藏，回到了北京，相继在《人民日报》担任首都记者组组长、
《各地传真》版主编、记者部副主任。1997年，她光荣地当选党
的十五大代表。1998年，卢小飞出任《中国妇女报》常务副总
编。2000年底担任总编辑。面对的读者群和采编任务变了，
但在她的心底，西藏依然是最留恋的地方。在《中国妇女报》
工作期间，她曾多次带队赴藏采访，撰写了一篇篇带着体温和
热度、接地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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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长度

胸存凌云志胸存凌云志 笔传西藏情笔传西藏情
——一对北大学子的援藏故事

□李朝全

创作谈：

国家需要，全力以赴之
□李朝全

从1994年中央决定开展全面对口支援西藏以来，迄今正
好三十年。三十年来，数以万计的援藏干部踏上了海拔三五
千米的雪域高原，在缺氧不缺精神的“世界屋脊”上奋斗拼搏，
为了边疆安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东西部协调发展作出了
杰出贡献。他们的名字和西藏的发展历史紧紧地刻印在一
起。北大毕业的这一对夫妻朱晓明和卢小飞便是其中的优秀
代表。他们在大学毕业之际毅然服从时代召唤，选择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竭尽全力，作出
了不平凡的贡献，为西藏的发展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
并在这种奉献中实现了自己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理想。

人生苦短。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但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却可以不断地拓展、延伸。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事业，走什么
样的道路，就会成就什么样的人生，就会创造和收获相应的人
生价值。朱晓明、卢小飞等援藏干部的选择无疑是建立在巨
大牺牲基础上的，他们往往无暇顾及家人特别是父母的赡养、
子女的教育，成为书信、电话里的子女，或者手机里的爸爸、妈
妈。然而，祖国需要，人民需要，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热切响应
时代的召唤，奔赴高原、奋斗拼搏、开拓进取，为了西藏一日千
里的发展，为了西藏数百万群众同步走上全面小康和中国式
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奉献自己的青春。这样的人生无疑是最
有价值的，他们也在这样的奋斗中，让自己生命的厚度和长度
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延。

人来到这世上，不能白活一世，总得做一些事情，创造更
多价值，留下一份声名。在采访朱晓明、卢小飞的过程中，我
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翻阅两个人的人生书、生命册。在他们的
援藏经历中，我看见了理想的闪光，也看见了梦想与辉煌，看
见了追梦圆梦巨大的愉悦与欣慰。

读一篇人物传记，翻阅一份人生答卷，实际上也是为了给
我们自己提供人生选择的一个坐标、镜鉴或参考。只有把个
人有限的人生，同国家需要、人民幸福紧紧地关联在一起，这
样的人生才能像滴水入海，永远不会磨灭消逝。

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生命显得如此渺小与短暂，仿佛
只是宇宙间的一粒尘埃，转瞬即逝。然而，这短暂的生命历程，
有些人却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超越时间的限制，展现出生命
的真正长度。

朱晓明与卢小飞，两位怀揣着理想与热情的北大学子，他们
没有选择留在繁华的都市，享受优渥的生活，而是毅然踏上了援
藏的征途。在那片遥远而神秘的高原上，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
为了西藏人民的美好生活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时代楷模”王红旭，
这位普通的体育教师，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生命的长度。在那
个生死攸关的瞬间，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跳入了冰冷的江

水中，用尽全力去救起落水的儿童。王红旭的生命虽然短暂，但
他舍己救人的精神却如同璀璨星辰，永远照亮着人们的心灵。

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幸拥有，但如何度过，却取决于个人
的选择。有人选择安逸，有人选择奋斗；有人选择平庸，有人选
择卓越。朱晓明、卢小飞和王红旭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轨迹，
为我们展示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
追求无限的价值，让自己的生命之树常青。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曾说：“生命如同寓言，其价值不在于
长短，而在于内容。”当我们回首曾经，希望能无悔地说一声：“我
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一生。” （周璐）


